
 

     【政策解读】专家谈家教立法 教育孩子也应“依法办事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信息来源：中国网
教育部日前发布的2011年工作要点里明确提出将启动家庭教育立法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在家里对孩子进行的教育，纯属自家的私事。现在，要把这自家的私事上升到立法程度，是否有点小题大做之嫌呢？
家庭是私人的 但教育不是
作为教育专家，尤其是在家庭教育立法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，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有自己的观点，他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的看法，是一种对家庭教育很狭隘的理解。实际上家庭教育内容非常广泛，它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这样所谓的亲子教育，还包括两性教育、婚姻教育和家庭管理资源等等，包括的内容非常多。
同样，作为现代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，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更能塑造孩子的个性、人格、文化品位和价值观念，是能影响人的一生成长和发展的教育，家庭教育跟学校、社会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，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。那种“子不教，父之过”、“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”之类的说法，可能也要变变了，子不教，也不全都是父母的错，想怎么惩罚孩子就怎么惩罚的父母，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。
父母教育孩子 也需要有资格
当老师的需要有教师资格证，当律师的需要通过司法考试，就是开个食品店也需要有卫生许可证，那么，当父母看起来不需要任何资格证，只要有了孩子，自然就是父母，也正因为如此，那种天大地大老子最大的父母才比比皆是。虽然说当父母很容易，但是要当一个有资格教育和指导孩子的父母，却并不那么容易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现代传媒高速发展的时代。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博士张洁指出，孩子天生都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尤其是现在电视、电脑、网络、手机等各种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，孩子接触新事物的面更广更快，对家长来说，自己做为家长的权威性、对孩子的指导能力，无论是知识层面还是心理地位，都受到很大挑战。原来那种仅靠生活经验或自己的阅历来当父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面前，家长想正确教育孩子，想要有资格指导孩子，有内容可以教孩子，就必须进行深入的学习，提升自己的水平。并且，在任何新事物面前，家长和孩子是平等的，不能说因为是父母，所以就算不懂也可以瞎说。而这种平等，就需要靠法律来约束和保证。
家庭立法须坚持儿童优先
谈到家庭教育的立法理念，李明舜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强调：
树立整体教育观念。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之间相互联系，教育起始于家庭，学校教育是主体，社会教育是终身教育，任何一个人成长不是借单一的某一个方面的教育，而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。因此，家庭教育立法必须打破“家庭”、“学校”、“社会”教育三分的概念，立足于整体教育观，构建家庭、学校、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。因为人生活在家庭中，也生活在社会中，没了家庭和社会教育，学校教育不可能取得好效果。比如学校教育学生要大公无私，助人为乐，可是即使学校给学生上了十节这样的价值观教育课，但只要孩子回到家，家长说上一句“便宜不占白不占”的话，就能把这十节课的教育成果全颠覆了。只有学校教育在家里得到支持，家里教育又得到社会的支持，三者结合成一体，这样的教育效果才特别好，才是成功的，而这三者之间如何能有效结合起来，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作保证。
强调共同责任。由于全体社会成员无一例外地都是家庭教育的主体和对象，受益者亦为全体社会成员，因而，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家庭问题，而且是社会问题，要搞好家庭教育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，强化国家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家长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共同责任。
加强政府主导。虽然表面看家庭教育跟政府没什么关系，但其实家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。政府责任在于有责任制订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，规范家庭教育各种活动，特别是一些市场活动，有责任纠正家庭教育中的一些不当行为，政府主导责任比较明确，才能更好地为家庭教育服务。由于家庭教育法在本质上是家庭教育促进法，因而，家庭教育法的核心内容是要建立政府教育部门主管、民间组织和社教机构广泛参与，学校、家庭、社区相互配合的组织管理运作体系。 政府主导并非要求政府的公权力全面介入家庭，包办家庭教育的一切，而是要解决家庭教育的政府支持问题，政府有责任为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，有责任建立家庭教育组织支持系统，有责任规范有关家庭教育的社会活动，有责任纠正家教领域的违法活动。
家庭教育不能缺少的就是儿童优先。这也是《儿童权利公约》最基本的价值和原则。一切关于家庭教育的立法，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亲子教育和儿童教育，在涉及到儿童的时候，无论是谁，都必须把儿童利益放到最优先的位置上考虑，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，应该儿童利益最大化。
家庭教育法要提升社会全体成员家教水平
在谈到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现状及问题时，李明舜指出，制订家庭教育法的最核心目的就是要通过法律来促进家庭教育发展，来为婚姻、家庭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和谐提供支持。
提到一部法律，自然不能不提到就是它的可操作性，在谈到家庭教育立法的可操作性时，李明舜指出，家庭教育立法存在着很多问题或难点。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可操作性，一部法律要想能执行，就得有执法主体，那家庭教育法也一定要有一个执行主体，规定由谁来执行这部法律。这就要有明确的执行机构。应该在教育行政部门下设家教中心来指导家庭教育活动，另外把学校也列为家庭教育主体，学校必须设置家庭教育课程，这样家庭教育法的执行主体问题就解决了。
有人提出一个观点，认为家庭教育法即使立了也是部“软法”，大意就是虽然法律制订了，但执行起来却有问题或者根本执行不了。有的人认为只有到法院起诉，司法机关依据判案，这部法律才能“硬”起来，才是有用的。李明舜对此有不同看法。他举例，一说到“软法”，最常举的例子就是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是人权保障法，人权保障法的责任主体是国家。所以，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颁布后，我国出台了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》和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》，出台的纲要是要求各级政府完成的，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两部法律的落实，这里面恰恰体现了国家责任，恰恰是最广泛最积极地在落实法律。
再来看这两部法律针对的群体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针对未成年人，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针对妇女群体。它们是要解决群体性问题和整体全局性问题，对于责任在谁的问题，这不在每个人，也不等同于司法机关的个案，而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。至于妇女和未成年人本身都是公民，他们作为公民的个人权益受到侵犯后必然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去处理，用不着直接引用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同样，家庭教育法提升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家庭教育水平，提高民族素质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部法律的作用更广泛更深远。
